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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熟
悉
的
一
位
書
法
家
有
言
：
﹁書
法
是
愚
人
的
事
業
。
﹂
我
相
信
，
這
是
他
的
真
切

感
受
和
肺
腑
之
言
。
但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這
麼
一
句
話
，
卻
絕
對
不
能
概
括
眼
下
中
國
書
法

界
的
眾
生
相
。

大
概
是
六
七
年
前
吧
，
我
在
應
邀
為
書
法
家
茹
桂
教
授
的
文
集
《
硯
邊
絮
語
》
所
寫
的

書
評
中
，
有
着
這
樣
一
席
話
：
﹁一
次
同
一
位
書
畫
評
論
家
閑
談
，
他
用
﹃筆
墨
氾
濫
，
文

人
匱
乏
﹄
八
個
字
來
概
括
書
壇
現
狀
，
話
雖
略
顯
刻
薄
，
卻
也
還
算
是
中
肯
之
論
。
﹂
其
實

，
足
以
概
括
書
壇
現
狀
的
還
有
另
外
八
個
字
：
﹁泥
沙
俱
下
，
魚
龍
混
雜
。
﹂

不
錯
，
中
國
的
書
法
，
的
確
是
一
種
在
世
界
上
獨
一
無
二
的
視
覺
藝
術
。
但
是
，
面
對

軟
筆
已
經
不
是
一
種
大
眾
書
寫
工
具
、
甚
至
硬
筆
書
寫
也
正
在
被
鍵
盤
書
寫
替
代
這
麼
一
種

現
狀
，
中
國
書
法
已
經
不
可
逆
轉
地
成
為
一
種
小
眾
藝
術
。
然
而
，
就
是
這
麼
一
種
小
眾
藝

術
，
最
近
一
些
年
來
卻
異
乎
尋
常
的
﹁熱
﹂
了
起
來
，
有
人
據
此
侈
談
如
今
的
書
壇
是
如
何

、
如
何
繁
榮
。
不
過
，
那
些
不
曾
讀
過
帖
、
沒
有
臨
過
帖
、
甚
至
缺
乏
最
起
碼
的
筆
墨
訓
練

的
官
員
和
名
人
，
也
可
以
用
自
己
的
塗
鴉
之
作
換
取
鈔
票
（
在
三
亞
的
一
個
酒
店
裡
，
我
就

曾
見
到
趙
本
山
歪
七
扭
八
的
字
被
﹁供
﹂
在
牆
上
，
十
分
刺
眼
）
；
不
少
有

着
這
樣
、
那
樣
頭
銜
的
書
法
家
，
不
是
把
書
法
視
為
一
種
高
深
的
學
問
去
進

行
長
期
的
刻
苦
研
修
，
而
是
在
商
業
利
益
的
驅
使
下
粗
製
濫
造

│
上
面
這

樣
的
書
法
製
作
，
和
崇
權
、
趨
名
的
市
場
需
求
扭
結
在
一
起
所
形
成
的
書
法

﹁熱
﹂
，
其
實
與
繁
榮
二
字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泡
沫
而
已
！
固
然
書
法
界
多

有
精
於
求
名
求
利
的
﹁聰
明
﹂
人
，
但
真
正
延
續
着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文
脈
的

，
卻
是
許
許
多
多
﹁愚
人
﹂
。

成
為
這
種
﹁愚
人
﹂
的
第
一
要
素
，
是
必
須
對
中
國
傳
統
的
書
法
藝
術

存
有
敬
畏
之
心
。

對
中
國
的
傳
統
詩
歌
，
魯
迅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在
致
楊
霽
雲
的
信
中
，
曾
說
過
如
下
一
通
很
有

意
思
的
話
：
﹁來
信
於
我
的
詩
，
獎
譽
太
過
。
其
實
我

於
舊
詩
素
無
研
究
，
胡
說
八
道
而
已
。
我
以
為
一
切
好

詩
，
到
唐
已
被
做
完
，
此
後
倘
非
能
翻
出
如
來
掌
心
之

﹃齊
天
大
聖
﹄
，
大
可
不
必
動
手
，
然
而
言
行
不
能
一

致
，
有
時
也
謅
幾
句
，
自
省
亦
殊
可
笑
。
﹂
我
覺
得
，

對
中
國
的
書
法
藝
術
，
好
像
亦
可
作
如
是
觀
。
隨
着
歷
史
的
演
進
和
社
會
的

變
遷
，
如
今
的
中
國
，
已
經
沒
有
了
造
就
二
王
、
顏
真
卿
、
懷
素
、
柳
公
權

、
米
芾
、
黃
庭
堅
、
蘇
東
坡
等
書
法
大
師
的
文
化
環
境
，
他
們
的
成
就
，
也

緣
此
成
為
了
中
國
書
法
歷
史
上
的
珠
穆
朗
瑪
峰
，
恐
怕
是
很
難
被
今
人
、
以

及
後
人
超
越
了
。
也
因
此
，
當
代
那
些
決
心
在
延
續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文
脈
上

有
所
作
為
的
書
法
家
，
所
要
做
的
第
一
件
事
，
就
是
緊
緊
地
擁
抱
傳
統
。
我

第
一
次
讀
聲
稱
﹁書
法
是
與
人
的
事
業
﹂
的
那
位
書
法
家
的
作
品
時
，
就
真

切
而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了
他
數
十
年
讀
帖
、
臨
帖
的
艱
辛
努
力
，
不
勝
敬
佩
之

情
也
緣
此
在
心
中
油
然
而
生
；
他
的
書
法
藝
術
能
達
到
評
論
家
之
所
云
﹁字
字
傳
古
意
，
筆

筆
有
所
宗
，
依
稀
可
見
唐
楷
的
功
底
，
二
王
的
氣
韻
，
魏
碑
的
峻
峭
﹂
這
麼
一
種
境
界
，
所

仰
仗
和
憑
藉
的
，
顯
然
是
幾
十
年
來
通
過
對
碑
、
對
帖
持
之
以
恆
的
研
讀
、
堅
持
不
懈
的
臨

寫
而
實
現
的
和
諸
多
先
賢
的
心
心
相
印
，
息
息
相
通
。
這
樣
的
﹁板
櫈
要
坐
十
年
冷
﹂
的

﹁愚
人
﹂
功
課
，
有
多
少
人
能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地
認
真
去
做
呢
？

要
成
為
對
延
續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文
脈
卓
有
貢
獻
的
﹁愚
人
﹂
，
還
必
須
盡
可
能
地
保
持

心
境
的
淡
定
和
質
樸
。
不
能
無
視
聲
色
犬
馬
、
燈
紅
酒
綠
對
包
括
書
法
家
在
內
的
所
有
人
的

誘
惑
，
也
不
應
苛
求
書
法
家
必
須
成
為
那
種
六
根
絕
對
清
淨
，
七
情
六
慾
全
無
的
高
度
純
潔

的
﹁君
子
﹂
。
但
既
然
傾
心
於
書
法
藝
術
，
那
就
一
定
要
把
相
當
大
的
情
感
和
精
力
投
入
其

中
。
而
心
無
旁
騖
以
後
，
對
諸
多
凡
俗
快
樂
的
遠
離
，
勢
必
成
為
在
所
難
免
。
願
意
如
此
行

事
的
書
法
家
有
多
少
？
我
當
然
希
望
越
多
越
好
！

﹁書
法
是
愚
人
的
事
業
。
﹂
誠
哉
斯
言
！
正
是
由
於
有
着
許
許
多
多
堅
守
如
此
信
念
的

﹁愚
人
﹂
，
中
國
的
書
法
藝
術
才
能
夠
薪
火
相
傳
，
長
存
於
天
地
之
間
！

不久前，去參加一個婚
宴，酒席有三十桌，這在本
地屬一般規模。席散後，我
隨意瀏覽一下，很多桌都剩
下不少魚、肉，還有海鮮，
不由得想到，如果採取自助

餐或分食制該多好。
吃喝只是排場之一。二○一○年五月，據

世界奢侈品協會發布數據表明，上一年中國內
地奢侈品消費總額為九十四億美元，全球佔有
率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僅次於日本。又據美
國波士頓諮詢公司預測，到了二○一五年中國
奢侈品消費總額將達二千四百八十億元，那時
中國就會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
。奢侈品，這個刻上時光價值的 「稀有、無用
、昂貴」之物，在中國已經由權力階層的專屬
，轉身變為中產階級的消費狂歡。

如果奢華僅僅是個人行為，旁人實在難以
置喙，糟糕的是一些握有公權力的人也要出來
推波助瀾。前些年有安徽阜陽穎泉區把個機關
辦公樓蓋成 「白宮」模樣，還有些地方也出現
了新的 「天安門」、 「人民大會堂」、 「前門

」……
「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林林總總的地方 「文化節」紛

紛亮相，曾有貧困地區花大價錢請來當紅明星造勢，文藝演出
要追求規模宏大成為一種流行。據報載，近日山西一台反映鄉
村母親的劇作進京演出，僅服裝道具就拉了四卡車。而且這還
不算大製作──在影視大片大行其道之時，我們的舞台劇作也
進入豪華的製作時代，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的投資，尤其國家大
劇院花費兩千萬元的京劇大製作令人咋舌。作為國粹的京劇，
其道具簡單本來就是一個特點，舞台上空空如也，演員一個開
門的動作，觀眾就能領會是在做什麼。真不知道奢華的京劇還
是不是京劇？

上個月的廣州亞運會，開幕那一天，珠江巡航，海心沙聚
會都頗有新意，但那個花了大力氣的叫做 「白雲之帆」的表演
，說實話，不敢恭維。那是由一百八十個少年在七十八米的帆
屏上，和用鋼絲繩拉住他們的地面上的一千四百六十個操作手
配合，組成懸掛起來的一系列流動造型：晨練的人、笑臉、划
艇、跳水等競技項目，還有升起的太陽。全部表演者來自河南
塔溝武術學校，這群孩子為此次八分多鐘的演出操練了一年多
時間。每個表演者的身上要吊兩根鋼絲繩，每天為鋼絲繩的安
全做檢查的就有三百人，而三千元一根的鋼絲繩平均三天就得
換一次。編導者在演出前曾有言： 「如果表演結束，觀眾只是
鼓掌，算我們失敗，觀眾不歡呼不吼叫算我們失敗。要讓觀眾
站起來歡呼才叫成功。」他們想的是一次 「超過奧運會開幕式
」的表演。事情過去一個多月了，我還是想奉獻一句後怕的話
：你們都知道這種從高空跳下如 「蹦極」一般的表演危險，操
練時也曾出過斷鋼絲繩的事，如果哪一天出了大事， 「超過」
又有什麼意義？

溫家寶在今年的聯大一般性辯論會上講，我國中西部和廣
大農村不少地方仍相當落後，還有一點五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
設定的貧困線之下。近日，國務委員戴秉國更撰文指出，我國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三千八百美元，世界排名一百零四位左
右，甚至低於不少非洲國家。我國目前還有一千萬人沒有用上
電。我們是真正的 「人口大國，經濟小國，一個名副其實的發
展中國家」 。這些話，不是只說給外國人聽的，每個中國人都
要記住，握有公權力的官員更應當聽進去，並認真反思。唐朝
人李商隱說，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此話不
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不會變。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唐代詩人王之煥的
這句名詩，在中國
，可謂家喻戶曉。
除了詩的意境雄偉
壯觀外，還因為他

以淺顯的文字，說明了心動與行動的辯證
關係。倘若只有心動，而沒有行動，那麼
，心想事成，只能是一句空話。說到這裡
，我們不妨設問一下，世界上有沒有 「欲
窮千里目」，但又懶得再上 「一層樓」的
現象呢？答案是肯定有。

前些時，在網上看到一句妙語，至今
難忘： 「愛不說，藏在心底，寫在日記裡
，留在記憶中，即是情義無價，到頭來，
也只能自己消化。」這句妙語，真是妙極
。由此，我想到一件趣事，也可以說是別
人的傷心事。我有一位年過六旬的老友，
我們之間可謂無話不談。他有一個隱私，
從不說給妻子，但卻讓我的耳朵，聽得出
了老繭：他在大學的時候，愛上一個女同
學，可以說愛得發瘋。他們一起逛街，一
起看電影。每當她的腿挨住了他的腿，他
趕緊迴避；每當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
他立刻退縮。他總是擔心對方懷疑他 「存
心不良」……後來，這個女同學卻愛上了
另一個男同學，並結了婚。多年以後，他
們又相遇了，他大着膽子問她，你知道過
去我愛你嗎？她說，傻子才看不出來呢。
他說，當時我要是冒險一下，握住你的手
，你會有什麼反應？她說，那我一定會乖
乖地成為你的 「俘虜」……聽了這句話，
這位老友，痛苦之極。曾經幾次在睡夢中
哭醒，至今還後悔得腸子發青，恨不得猛
搧自己幾個耳光。心動，而不見行動，一
段美好的姻緣，化為泡影，甚至成了終身
遺恨。

還有一位朋友，自稱為 「美食家」，身高不到一米七，
體重居然高達九十公斤。一走路，氣喘；別人還都穿着毛衣
毛褲，而他卻穿着秋衣秋褲還要冒汗。醫生告訴他，肥胖屬
於亞健康，甚至可以說，屬於慢性病，應該 「管住嘴，邁開
腿」，也就是說，要控制飲食，加強運動，開始減肥，不然
的話，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 「三高」之病，都會不請
自來。到時候可就悔之晚矣。 「美食家」聽了醫生的警告，
心為之一動，決心減肥……然而，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
，後天又拖明天……他的嘴總是抗拒不了紅燒肉的誘惑，於
是，放開 「海量」大快朵頤；他也曾經堅持體育鍛煉，然而
，走不夠半小時，便感到累得渾身不舒服。於是，明天鍛煉
，後天鍛煉，下個月開始，下個月一定開始……終於有一天
……幸虧搶救及時，不然，你也就見不着 「你的這個老朋友
」了……

這位 「美食家」缺少的正是意志和毅力。他的計劃總是
「明天開始」，到了明天又是 「明天開始」於是， 「明日復

明日，明日何其多」。心動行不動，不好，那麼，心動行也
動就一定好嗎？答案是也不盡然。譬如，貪官看到錢，或者
看到美色，肯定是心先動，接着就是行動，既坑國又害民，
實乃大害也！

最
近
，
一
個
國
際
組
織
對
六
十
五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十
五
歲
學
生
的
數

學
、
科
學
和
語
文
作
了
一
次
調
查
，
調
查
的
結
果
，
成
為
近
來
美
國
人
討

論
的
熱
點
。
因
為
上
海
居
第
一
，
新
加
坡
第
二
，
美
國
處
於
中
流
│
│
第

二
十
四
位
。
這
對
於
這
個
唯
一
的
超
級
大
國
，
當
然
很
失
面
子
。
一
些
新

聞
社
和
報
紙
，
把
這
件
事
比
作
一
九
五
七
年
蘇
聯
人
造
衛
星
（Sp ut nik

）

上
天
。
還
說
，
具
諷
刺
意
味
的
是
，
現
在
的
美
國
學
生
多
數
不
知

S p ut ni k

這
個
字
是
什
麼
意
思
。
那
天
，
此
地
有
一
個
華
人
慶
祝
聖
誕
的

集
會
，
遇
到
一
位
新
加
坡
華
裔
女
士
和
她
在
此
當
教
授
的
澳
大
利
亞
丈
夫
。
妻
子
在
中
學
裡

當
數
學
教
員
，
新
加
坡
的
數
學
教
育
很
好
，
她
於
是
滔
滔
不
絕
地
埋
怨
美
國
中
學
裡
數
學
教

育
簡
直
莫
名
其
妙
︱
︱
﹁你
想
，
從
小
學
開
始
，
從
算
術
到
代
數
，
居
然
都
沒
有
要
求
學
生

做
﹃應
用
題
﹄
。
不
做
應
用
題
，
怎
麼
學
得
會
！
﹂

前
些
天
我
們
當
地
的
報
紙
，
刊
登
了
美
聯
社
的
一
篇
專
評
﹁錯
在
學
生
家
長
﹂
，
另
外

全
文
轉
載
了
堪
薩
斯
州
報
紙
上
的
專
欄
文
章
﹁教
育
報
告
稱
美
國
又
落
在
後
面
了
﹂
，
附
上

一
幅
佔
四
分
之
一
版
面
的
漫
畫
﹁孩
子
們
﹂
：
左
邊
一
個
美
國
孩
子
，
腦
子
裡
裝
的
是
﹁名

流
人
物
﹂
、
﹁發
手
機
短
訊
﹂
、
﹁用
戶
發
到T

w
it t e r

網
絡
上
的
信
息
﹂
、
﹁視
頻
遊
戲
﹂

、
﹁臉
譜
網
﹂
、
﹁紋
身
﹂
、
﹁廢
物
﹂
；
而
右
邊
一
個
中
國
孩
子
，
腦
袋
裡
則
充
斥
着

﹁數
學
﹂
、
﹁科
學
﹂
、
﹁金
融
﹂
、
﹁技
術
﹂
、
﹁語
言
﹂
、
﹁研
究
與
開
發
﹂
。
使
我

覺
得
這
是
對
中
國
過
譽
了
，
同
時
也
感
慨
得
很
。
教
育
出
了
問
題
，
家
長
、
學
校
還
包
括
政

府
，
都
難
辭
其
咎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認
為
，
﹁子
不
教
，
父
之
過
；
教
不
嚴
，
師
之
惰
﹂
。

中
國
當
前
在
教
育
上
的
問
題
，
也
是
夠
多
的
；
對
於
批
評
美
國
人
，
我
沒
有
什
麼
興
趣
。
倒

是
常
聽
國
人
說
，
小
學
生
不
應
該
有
家
庭
作
業
，
美
國
的
孩
子
上
課
可
以
不
聽
講
、
下
課
沒

有
作
業
，
所
以
能
夠
開
發
孩
子
的
創
造
力
。
而
在
我
看
來
，
美
國
的
家
庭
鬆
散
，
對
下
一
代

的
培
養
，
是
個
災
難
；
美
國
的
科
學
技
術
比
中
國
高
超
，
需
要
跟
他
們
好
好
學
；
但
要
說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也
許
需
要
反
省
自
己
的
優
缺
點
，
不
能
盲
目
﹁破
四
舊
﹂
、
崇
拜

美
國
。

蟹黃包是位於長江入海口
北岸的千年古城如皋的具有地
方特色的小吃，最早只有本地
最富盛名的百年老店 「老松林
」和為數不多的幾家店舖加工
與銷售，吃的人也不多。為什

麼？因為二十餘年前大家一個月工資才一二百元，
一個蟹黃包就要三元錢，吃不起呀，所以，往往只
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大家才捨得吃。隨着社會的進步
與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口袋越來越鼓，在吃的方面
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吃得健康，吃得科學，同時
鑒於蟹黃包味道鮮美，營養豐富，因此，特別受到
大家的青睞。吃蟹黃包，如今已經成為尋常之舉。

如皋孟家蟹包店是現在比較出名的包子店。他

們以煮熟的蟹黃和蟹肉，腿板肉丁、筍子丁等摻和
在用豬肉皮熬成的湯汁中，加精鹽，勾薄芡做餡，
包兒的皮子擀得薄薄的，裝滿湯餡在籠裡蒸熟。這
種包子味兒鮮美，黃澄澄的蟹油直浸透包皮子，又
好看又可口。拿取蟹包、品食蟹包，也有講究。有
順口溜說： 「輕輕地用力提，慢慢地碟中移；先開
天窗，後吸餡湯。」用三個手指，從籠箱裡輕提蟹
包，移入裝有薑絲、酸醋的碟中，然後用嘴在包子
的正中，咬一個小口，輕輕吸食包餡，再連皮帶薑
絲，蘸酸醋吃掉。千萬不能像吃饅頭那樣，拿起來
就咬。那滾燙的餡汁會令你手和嘴不知所措，也很
難品出蟹黃包與眾不同的風味。

北風起，菊花黃，雞子肥，螃蟹壯，說的是秋
天的蟹黃包最好吃，大家喜歡周末幾個朋友一起到

店裡找個安靜的桌子圍坐下來，點上幾籠蟹黃包，
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餛飩，邊聊天，邊吃飯，真是一
種享受。有些食客不止在店裡吃，還常常賣買上幾
籠送給在外地生活與工作的如皋籍的親朋好友分享
。一些店家為方便大家的這種需要，定製生產了精
美的包裝盒供消費者選擇。如今，隨着沿江開發大
潮的到來，如皋蟹黃包和其他如皋特色小吃一樣正
在走出小城，為更多美食愛好者熟悉與喜愛。因為
需求量大，有的包子店甚至還開到了淘寶網，據說
生意很是紅火。如皋是全國六大長壽之鄉之一，如
皋人之所以長壽，除了和清淨平和的性格，和睦良
好的人際關係有關外，健康的飲食文化也是重要原
因。蟹黃包肥而不膩，入口爽滑，回味無窮，是名
副其實的養生佳品。

提到韓國，會讓人聯想到什麼
食物呢？烤肉、泡菜、人參雞……
那日我在大元旅館附近閒逛，看到
一家烤肉店人潮洶湧，猶豫再三，
忍不住跟着人家進去一探究竟，那
老闆娘見我一人獨闖，不禁皺起眉

頭，後來才知道，很多韓國餐廳都不歡迎 「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要佔用一隻鍋子、一個火爐、一張桌子
，創造的經濟產值不夠多，儼然一種無形中的浪費，
因此， 「一個人」，對韓國餐飲業來說：猶如公害。

這間烤肉店的老闆娘實在仁慈，眉頭皺了幾秒後
便鬆開，她不但收留我，還指派會說普通話的中國人
來招待我。我，一個人，佔去一間小包廂和一爐紅通
通的炭火實在奢侈，看着圖片，我點了一萬韓幣的烤
肉套餐，然後滿心期待着，不多久韓國最著名的小菜
上桌了，服務生端着一個大托盤，裡面碟碟碗碗七、
八隻，聲勢十分浩大，裝的大多是泡菜，且都是給我
一人獨享。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除了白蘿蔔和大白
菜之外，還有很多食物可以做成泡菜，素的像蒟蒻、
豆芽、油菜、韮菜、絲瓜、紫蘇、人參……葷的有螃
蟹、章魚、小魚……在韓國人眼裡，每樣食物都可以
和辣椒談戀愛，激盪出令舌頭驚呼的美味。送上來的
蒟蒻泡菜、螃蟹泡菜真是可口！螃蟹雖小，但吃的不
是它的肉，而是吮它入味的汁，像燒酒螺般令人回味
無窮，難怪韓國人離不開泡菜。

這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一家華麗飯店工
作，那時的韓國旅客很多，吃歐式早餐時，韓國人總
小心翼翼拿出一瓶瓶暗紅色的罐子，打開來，一股又
香又嗆的味道馬上佔領整間餐廳。當時的我，並不習

慣那股猛烈的氣味，如今，韓國泡菜席捲中國各大超
市，如韓劇一般，擄獲許多中國人的胃，這是二十多
年前誰也想不到的事。因那時韓國不論電視或電影，
都老實得令人不敢恭維，但現在的韓國影視，可謂稱
霸亞洲，教人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影視的確是最好的載體與營銷方式，韓國人用它
，成功將韓國菜出口，最佳範例就是《大長今》，集
美食、醫藥、歷史於一身，三箭齊發匯聚成一門文化
巨炮，震撼了亞洲各地。

如今我也成了泡菜的信徒，泡菜真是冬夏兩相宜
。我還記得韓國有一道食物也很特別！怕冷的我，每
到冬天就特別依賴熱湯，那日在首爾逛街，又冷又餓
的我，被一家餐館的圖片吸引，轉進去點了一份牛小
排套餐，附湯來了！本想趁此暖暖胃，一喝，湯居然
是冰的，上頭兩塊乍看以為是豆腐還是馬鈴薯的東西
，不是別的，正是冰塊。這分明 「雪中送冰」，喝了
一口，胃似乎開始抽搐，我只好無情的將湯推開，再
看看附贈的三碟小菜，也是冰的，頓時心也涼了！幸
好牛小排主餐是熱的，才沒讓我絕望的胃下垂。事實
上，冷湯是韓國的特色菜，西班牙也有冷湯，不過西
班牙的冷湯是炎炎夏日才有的，在韓國這種十度低溫
的環境下，要我品嘗冷湯，毋寧是一種懲罰。

除了冷湯，韓國有一道冷麵，算是國民菜，和中
國的涼麵類似。不過韓國冷麵除了小黃瓜絲和白煮蛋
之外，另放了大量辣椒醬和冰塊，在韓國冷冷的五月
品嘗這種小吃，老實說，真是冰得讓人想唱歌。但是
韓國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麵條咻咻咻不斷被送入口中
像一首輕快的民歌，一副陶醉其中的模樣，真令人忌
妒，看來，韓國人的胃是訓練過的。

除了泡菜、冷麵、烤肉之外，我在市場還看到有
人賣新鮮人參汁，現點現攪很像香蕉牛奶，不過，我
沒有勇氣嘗試，一來人參畢竟是藥，那麼一大杯喝下
去不知會不會有後遺症；二來，那人參汁也是冷的，
胃弱的我，可不想喝完人參汁也是冷的，胃弱的我，
可不想喝完人參汁後又惹得胃部不適。

還有一道料理不得不提，就是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也算韓國美食代表之一，光化門附近有

一間專賣店，它的特色在於，煎餅的原料是現磨的，
一缸黃色碎穀物，很像小米和着新鮮海鮮，在平底鍋
裡劈哩啪啦一起煎，光是聽聲音就令人興奮不已，口
水連連。海鮮煎餅彷彿和平底鍋貼身跳着國標舞，又
熱又辣挑動人心，讓人握着環保筷都會汗水淋漓。其
實海鮮煎餅類似台灣的蚵仔煎，差別在於海鮮的背景
。台灣用加水的太白粉，韓國則用現磨的穀物，因為
原料特殊又現磨的關係，一盤要六千韓圜，價錢不便
宜，但很值得。

除了上述食物，韓國的關東煮小吃攤也很令人懷
念。如果你看過韓國現代劇，鐵定會對某些場景很熟
悉─賣小吃燒酒的路邊攤。很難想像，高樓大廈林
立的首爾市中心，連摩托車和腳踏車都禁絕的高度現
代化城市，竟然允許小吃攤的出現。他們大都賣關東
煮、辣炒年糕和炸物。下班時間，常常見到一群白
領階級圍着一攤充滿古意的攤販，想吃什麼自己來
，他們的關東煮竹籤又長又粗，就像中國炸油條的
長竹筷，算帳時，只要數數竹籤即可。韓國的炒年
糕，形狀像台灣的 「熱熔膠」，口感類似 「寧波年
糕」，又辣又有咬勁，奉勸假牙不牢固的，品嘗前
三思。

嚴格來說，韓國食物種類並沒有中國多，但是他
們的食物都很有特色，充滿了個性，就像他們的人民
，直率、坦誠、豪邁，毫不掩飾自己的真性情。透過
食物，我了解了這個民族，透過食物，我愛上了韓國
的人民。我無法常常去韓國旅行，但是看着韓劇、吃
着嗆辣的泡菜，也像多走了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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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出
歌
台
舞
榭
，
古
木
葱
鬱

、
清
池
碧
波
的
風
韻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在
太
平
天
國
戰
亂
中
，
石

巢
園
化
作
了
一
堆
殘
磚
斷
瓦
。

清
代
文
學
家
袁
枚
的
隨
園
遺
址
在
今
南
京
的
五
台
山
體
育
場
一

帶
。
這
裡
原
先
是
雜
草
叢
生
之
地
。
袁
枚
於
乾
隆
十
九
年
辭
官
後
便

退
隱
於
此
，
一
心
經
營
他
的
園
子
。
袁
經
營
隨
園
很
有
創
意
：
他

﹁因
山
築
基
，
因
流
為
沼
；
蒔
花
種
竹
。
隨
其
高
為
置
江
樓
，
隨
其

下
置
溪
流
，
隨
其
美
澗
為
之
橋
，
隨
其
湍
流
為
之
舟
。
﹂
園
中
還
建

有
﹁藤
花
廊
﹂
、
﹁古
柏
奇
峰
﹂
等
景
點
三
十
多
處
。
袁
枚
好
詩
，

故
園
中
還
藏
有
大
量
前
人
及
當
時
的
詩
作
大
家
名
篇
的
手
稿
、
手
幅

及
碑
刻
等
。
可
惜
的
是
隨
園
也
毀
於
太
平
天
國
年
間
的
戰
火
。
其
實

在
南
京
廣
州
路
中
段
小
倉
山
一
帶
，
還
曾
經
有
過
另
外
一
個
隨
園
。

這
座
隨
園
是
明
代
著
名
學
者
焦
竑
三
兒
子
焦
潤
所
建
。
園
中
松
柏
常

青
，
流
泉
飛
濺
，
假
山
幽
深
，
並
藏
有
大
量
的
珍
貴
典
籍
。
明
末
，

隨
清
軍
攻
入
南
京
，
這
座
園
林
便
成
為
了
一
片
廢
墟
。

南
京
的
園
林
多
數
不
是
毀
於
戰
火
便
是
在
歲
月
的
流
逝
中
衰
敗

沒
落
，
即
便
是
現
存
的
瞻
園
、
煦
園
也
大
不
如
其
鼎
盛
時
的
風
采
。

倘
若
這
些
園
林
現
在
仍
風
光
依
舊
，
恐
怕
蘇
州
園
林
就
不
會
有
如
此

的
名
氣
了
。

書法是愚人的事業
商子雍

上
海
第
一

楊
繼
良

奢
華
當
止

言
止
善

在韓國感受飲食文化
王 淼

如
皋
蟹
黃
包

嚴
文
藻

南京古園 季旭東

﹁
心
動
﹂
與
﹁

行
不
動
﹂

郭
振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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